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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羈絆 

二、1《莊子．養生主》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

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二、2《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

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故人行

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二、3《孟子‧盡心上》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

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

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

然，樂而忘天下。」 

 

二、4《孝順：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二、5《論語‧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

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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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1《論語．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二、6-2《論語．衛靈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二、6-3《論語．憲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二、6-4《論語．公冶長》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二、6-5《論語．子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二、6-6《論語．泰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

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二、6-7《論語．里仁》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二、6-8《論語．陽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

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二、7《鄭伯克段於鄢》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

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

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

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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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

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

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捨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二、8《論語．衛靈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二、9《論語．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二、10《紅樓夢．第五十六回》 

（賈寶玉）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

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

了就混翻。」 

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

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卻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

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喜、可羨、

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

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因身上懶懶的，沒同她去，適才做了五首，一時

困倦起來，撂在那裏，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有什麼，但

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了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

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

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

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得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拿在書房裏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

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

詩詞之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

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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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

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

細看。只見寫道： 

〈西 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虞 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 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 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 拂〉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贊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名

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

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

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

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

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

能各出己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 


